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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故事

假如命运早早地就把
写好的剧本让她看，金菊肯
定会拒演她那毫无逻辑的
人生。

金菊是一个单纯而软
弱的农村妇女，不仅姿色平
平，脑子也不太聪明，而且
还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刚
满十八，就在父母一手包办
的婚姻下，嫁给了美玉的爸
爸朱二。

纯朴的村姑，纯朴得有
点傻乎乎，不知道什么叫幸
福，甚至连爱情是什么，她
也从不知晓。就这样，在她
如花的年龄里，糊里糊涂地
和一个比他年长五岁的陌
生男子结成夫妻，从此过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做饭
为工作职责，单调而又枯燥
的农耕生活。

美玉爸也是一个未曾
受过正规教育的农村青年，
只因人长得结实，力气大，
再加上双边家长交情好，便
听从父母的安排结成这桩
亲事。婚后学着族中兄弟，
干起了偷运鸦片的买卖。
有时，一出门就是半几年不
归家。

已婚男人长期在外的
结果，都会犯下全天下男人
都会犯的错。而命运似乎
特别喜欢作弄无知的人，尤
其是那些无知的女人。金
菊就是这种不幸的女人，被
命运挑选为悲剧的主角，而
她的人生悲剧则是在其发
现丈夫有外遇的那一年进
入高潮的。

面 对 丈 夫 的 背 叛 、抛
弃，以及亲友们的闲言碎
语，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
金菊都是以泪洗面，过着
她那悲凉凄楚的日子。那
时的她惊慌失措地以为，
是 因 为 自 己 犯 了 什 么 大
错，丈夫才会嫌弃她，抛下
她去和别的女人相好。可
怜的金菊从始至终都弄不
明白，丈夫为什么忽然就
不想要自己。

大人的情感世界美玉
不懂，父亲有外遇那一年
朱美玉只有九岁，当时的
她只知道父母亲就是她生
命的全部，爸爸就像是头
顶上的太阳，照耀着她的
整个世界。当爸爸的外遇
成为公开的婚变之后，他
选择离开自己的原本和家
庭，从此，爸爸这个角色便
从美玉的生活中消失，她
的童年的天空也从父亲离
开的那天没有了太阳，光
亮与温暖也一并从她的生
活当中消失。

美玉有个五岁的弟弟
并不知道家庭发生变故，他
总会不停地问妈妈：“爸爸
呢？爸爸怎么不见了？”

伤心的金菊只顾自己
难过，每次听到孩子追问爸

爸的下落，就像找到发泄口
似的，对着一个不懂事的孩
子埋怨起来：“你爸走了，
不会再回来了，他到一个漂
亮阿姨身边去和她做新家
了，他不要我们了。”

九岁的美玉在一旁听
了急得大喊：“不！不是！
妈妈乱说！”固执地不肯接
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每每想念父亲朱美玉
总会安慰自己：“这只不过
是一场恶梦，等到天亮后一
觉醒来，一切都会没事的，
现在的生活并不是真的。”
然而，当她看见妈妈脸上止
不住的泪水时，现实总会无
情地告诉她：“是真的，一
切都是真的，你爸爸就是这
么狠心，为了另一个女人，
对你们绝情又冷酷，不管也
不顾！”

除了会干点农活以及
能做些家务之外，金菊没有
任何其它谋生技能。生活
当突然失去依靠，她心里对
生活只剩下惊恐和忧虑。
她不像别的女人，可以回后
家找父母、找兄弟姐妹求
助，金菊的原生家庭没有任
何资源可以供她使用。

美玉很好奇，那个拐走
她爸爸的女人到底长什么
样子。但她一直没有机会
见到那个毁掉她们一家生
活的女人，在内心深处美玉
并不想看见那个女人，因为
她不想在心里增加一个可
恨的形象。听说那是一个
丈夫过世多年的寡妇，长得
并不算漂亮，但是能说会
道，一张嘴说出来的话像糖
似的，甜得能让听者的心乐
开花。

有一天美玉的妹妹美
珠生病，金菊拿不出医药
费，无奈之下只好让美玉去
找朱二。美玉从村里走路
找到住在镇上的爸爸的新
家。这是她第一次走进这
个家，因为。忽然看到美玉
出现在眼前，朱二脸上立刻
露出了不悦脸色，听完美玉
前来找他的原由后，更是极
不耐烦地答道：

“我也没有钱，再说了
我又不会造钱，你们就当作
我死了吧，以后别再来烦我
了，你们的日子已经与我无
关，家里的东西我什么都不
要了，你们要做乞丐也好，
要变卖家产也好，随你们的
便，你回去跟你妈说，叫她
不要变着法子再来纠缠我
了。”说完，从衣袋里掏出
五百块钱丢到桌上说：“今
天我全身上下就只有这点
钱了，你拿去给你妈，以后
不要来找我要钱了，像个催

命鬼似的，再来要钱，小心
我打死你！”

美玉一气之下，钱也没
拿，摔门而出。在路上她想
起妈妈无助的眼神，不忍心
将父亲的狠话再转告她，但
又编造不出什么谎言来取
悦她，一时间竟没有了勇气
回去见母亲。

美玉精神恍忽地走到
了一棵大树下，耳朵里一遍
又一遍震耳欲聋地回响着
父亲无情的话语，那天她流
了一个下午的眼泪，真恨不
得世界末日就发生在那一
刻，把一切给摧毁得个干干
净净。也就是那一天，一颗
仇恨男人的种子在朱美玉
的心里埋了下来。

父亲的绝情，让美玉迁
怒于世间所有的男人。虽
然后来她才知道朱二是因
为染上毒瘾才会如此“绝
情”，做出抛妻弃子的残忍
行为，但他的婚变已经造成
女儿对婚姻的恐惧以及对
男人的仇恨。

朱二对妻儿不管不顾
之后，软弱的金菊无力抚养
几个儿女，只得分别送去条
件较好的亲戚家收养。

父母的婚变让朱美玉
对婚姻充满恐惧，让她无法
相信男人对女人的爱可以
一生一世。成年以来，她始
终小心翼翼一再警告自己：

“千万不能上男人的当，不
能重蹈妈妈的覆辙，不能让
同 样 的 悲 剧 在 我 身 上 重
演。”

朱美玉为了坚定她对
男人的恨意，不断找寻种种
男人给女人带来不幸的例
子，来支持她的观点。世界
上许许多多破碎的婚姻，以
血淋淋的事实一再冷酷地
向她证明，她的观点是正确
的，男人是靠不住的，婚姻
是一种失败的游戏规则。
让她更加极端地深信：“世
人所谓的爱情，只不过是一
种男人玩弄女人的迷药和
陷阱罢了。”

一度陷入厌恶男人，鄙
视爱情的朱美玉，深陷在偏
激的观念里无法自拨。她
不可理喻地、疑神疑鬼地否
定所有男人对她的关怀与
爱慕，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没
有爱的冰冷世界里，过着冷
落 、麻 木 、没 有 情 感 的 生
活。直到二十五岁那年一
个暖男的出现，朱美玉的天
空，才又再一次升起温暖明
媚的太阳。

白仁君比朱美玉年长
十岁，懂得许多她不懂的
事，去过很多她不曾到过的
地方，有着许多她不曾有过

的经历。仁君待人诚恳宽
厚，和蔼可亲，笑容温暖。
每当朱美玉向他谈及自己
的悲惨故事时，白仁君脸上
总是带着理解的微笑，就像
是一个讳疾忌医的患者遇
到了一位医术高超而慈善
的名医，美玉在仁君面前，
总能安心地把隐忍多年的
悲苦经历如实告诉他。

第一次遇见白仁君时，
朱美玉就察觉到这个男人
很亲切。也许是因为他长
相憨厚，也许是因为他的笑
容温暖，面对白仁君时，朱
美玉经常会忘记“男人是种
可怕的动物 ”这个长期以
来持有的偏激观点。

面对白仁君那柔和而
亲善的眼神，朱美玉找到了
倾诉的快感和分享的快乐，
她总是不知不觉地把生活
中遇到的苦讲给她的白大
哥。朱美玉在享受倾吐苦
楚的轻松感中，慢慢打开了
心扉。白仁君认真而安静
地倾听，以及在倾听后表示
的同情和和鼓励，让朱美玉
感觉遇到了知音。于是，每
当遇到不开心的事，她第一
个想到的人就是他。而每
次把心事告诉白仁君之后，
朱美玉就会感觉心情平静
了下来很多，好像压在肩上
的重担，被人接了过去分担
一样，顿时感到轻松许多。

白仁君用那近乎慈父
般的，无微不至的、不求回
报的爱，让朱美玉发现自己
原来也是一个需要很多爱
的人。他无欲无求无私的
付出，让她渐渐相信，男人
这种动物也是有良心、有感
情的。在白仁君用心用情
的经营下，朱美玉逐渐看到
爱情的美好、尝到爱情的甜
蜜。白仁君的爱就像一道
阳光，照耀在美玉冷却多年
的心上，终于将她冰冻多年
的心慢慢融化。

交往二年后，白仁君向
朱美玉求婚，但每次提到结
婚朱美玉就会想到母亲的
不幸，对婚姻的恐惧感，让
她无法“爽快地”答应嫁给
白仁君。

第三年，白仁君在情人
节 当 天 再 次 向 朱 美 玉 求
婚。他深情地问：“让我来
做你一辈子最忠实听众好
吗？”

朱美玉的脸泛起了幸
福的笑容，她微微点点头，
没有说话，把左手伸向拿着
求婚钻戒的白仁君。其实
她在白仁君第二次求婚后，
就决定准备跟他一起牵手
走进那个令她曾经发誓永
不涉足的“围城”之中了，
而且，就从她决定走进围城
的那一刻起，美玉知道自己
已经完全走出了那个充满
仇恨的情感黑洞。

我捧起一杯酒
在杯里杯外，寻找
寻找丢失的灵魂
寻找秋天里的故事

萤火虫却笑话我
脸红的原因不是因为酒
也不是高空悬挂的月亮
更不是老去的秋风

我呼唤屋顶的老猫
和我一起扑捉
掉进深井里的月亮
和几颗稀疏的寒星

好像秋虫的鸣叫声
更能吸引老猫的目光
月亮和星辰，属于
远行的人

远行的人在寻找
秋后逝去的金黄
寻找那不知所踪的蒲公英
寻找多年前压在书签里的落叶

秋天像一把鸡毛掸子
打下满树繁花
真相就在一地的落叶堆里
不在杯里杯外

谷奇

今夜
可以来写诗
秋风刚刚微好
月光一寸一寸的亮在读詩的脸庞
就算只是唱一首歌谣
都能生长出来

月光是通亮的 寂静的
月光啊 万物因你而盈满圣洁
因你而含情

今晚 把忧伤凉出来晒晒月光吧
用吉他，行囊或是
一本旧日记
让月光来看望无眠的人
来治愈一下心灵

我也是世上的一个流浪者
也会把早已疲惫了的脚步停下来
把忧伤摊开
换一杯月光
换一帧仲秋里的影集
翻一翻

今晚的月亮 收了忧伤
曹国秀

悠悠的划向花甲，
过去----宛如轻云飘散，
不留下太多的记忆，
人是健忘的生灵。
只有笔记本一厢情愿，
悄悄挽留档案，拖拉着光阴的影子。
在夜阑人静，枱灯下了了文字
是对生命的交代，负责。
散记时间的足迹，心情的真实。

打开承载往事的日记本，
呈现眼前的是烙印在时间长河的痕迹，
太多事未成，太多计划化作泡影。
太多思想，太多人想见，难遇。
孤雁他乡，不免寂寞力薄。
日子淡淡流淌在途中，
每秒都是过去式，无法把握。
三万多个昼夜，不堪一耗，
留下寒情，试问流水，可知落花心。

落花心 苏丽蓉

让文化在老师手中传失
让正义在法官手中失去
让病人死于医生之手
让人民亡于政客手中
就要使这个国家
官员说谎
学生作弊
如此
不需要核武器

特效秘方 纪晓红

缅甸历史上的大公朝
代，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宫
殿。这座宫殿跟宝石胜地
抹谷有关。

统 治 大 公 都 城 的 国 王
决定要建一座宫殿，就派
他 的 大 臣 到 各 地 去 寻 找
最 好 的 木 材 做 宫 殿 的 大
柱 。 大 臣 们 到 全 国 的 森
林大山去寻找好木材，一
群人来到一处深山老林，
就 在 当 今 抹 谷 西 部 的 贾
边 附 近 。 那 里 有 一 株 高
大 挺 拔 的 玉 兰 树 。 大 臣
们 终 于 找 到 用 来 建 宫 殿
大柱的最好木料，就把这
大 树 砍 到 。 此 地 被 记 载
为出宫殿大柱的地方，所
以直到现在，这里叫大公
宫柱区。

这株大树不是一般的
树 ，里 面 隐 藏 着 一 条 巨
龙 。 大 树 被 砍 倒 做 成 木
柱 ，巨 龙 也 一 起 被 运 走 。
大木头拖运到一个地方，
巨龙在木头里面翻滚，木
头向上立起来。大臣记下
木 头 异 常 滚 动 而 立 的 地
方 ，如 今 此 地 就 叫 鲁 榻
（缅 文 意 为“ 滚 起 ”）。 在
继续把木头往前拖运的一
路上，由于木头里的巨龙
的捣乱，人们遇到很大的
困难。因此，为了排除阻
扰，就在路途一处设立神

坛 ，拜 祭 各 路 树 神 山 神 。
把 众 神 灵 请 来 拜 祭 的 地
方 ，就 确 定 为 请 神 之 地 。
好多年之后，这里就变成
纳 培 村（缅 文 意 为 请 神
村）。为寻找鲜花来拜祭
神坛，发现了一座长满五
颜六色鲜花的大花山。此
地就叫花山区，至今抹谷
市区里还有这个村名。

就 这 样 ，拜 祭 了 各 路
神仙之后，大木头就平平
静静不再出麻烦而顺利运
走 。 大 木 运 到 了 大 公 都
城 ，做 成 大 公 宫 殿 的 大
柱。宫殿建成之后，那巨
龙也一直隐藏在木头里。
巨龙在宫殿里看到如花似
玉的美丽公主，就迷恋上
她了。但是，因为种族不
同，巨龙不能显身，也不能
开口讲话，只能出神地望
着眼皮底下的公主而心旷
神怡。巨龙只能住在木柱
里，公主也不知道巨龙思
恋着她，谁都不知道巨龙
的存在。

到 了 适 合 婚 嫁 的 时
候，国王让小女儿跟友邦

王子结了婚。到了晚上，
王子和公主上床就寝时，
巨 龙 用 神 威 施 放 安 眠 药
后，用尖牙把王子杀死。
天亮时公主醒来，见到身
边 已 死 去 的 王 子 就 惊 叫
起 来 。 听 到 公 主 的 叫 喊
声，哨兵和卫士们立即来
寻 找 杀 人 凶 手 。 巨 龙 躲
回到木柱里，无论如何也
找 不 到 了 。 讯 问 轮 值 的
卫兵，都答复说没有任何
人 进 出 过 。 因 为 公 主 住
的地方布置了重重卫士，
谁 也 不 知 道 也 没 见 到 发
生 这 样 的 的 事 。 王 子 的
死，就成了谁都得不到答
案的一个迷。

这 样 过 了 很 久 ，还 找
不出杀死王子的罪犯，国
王就安排另一王子跟公主
结婚。那新婚的王子也像
第一位王子那样，在新婚
的头一晚上被巨龙杀害而
身亡。之后，公主又结婚，
晚上巨龙又出来杀人。结
缘者都身亡，就没有人敢
娶公主。因此，国王就发
布公告宣布，不论谁，只要

跟公主结婚后没有身亡而
生存下来，并能找出杀死
王子的罪犯，就封他为王
储。

这 时 ，有 一 个 叫 貌 宝
斋 的 年 轻 人 来 到 大 公 都
城，说要娶公主，于是就跟
公主成了婚。到了晚上，
他不像已死去的王子那样
立即上床睡觉，而是在他
要睡觉的位置放上一块大
木头，上面盖上一张大毯，
然后在房间外面的一个角
落里躲起来，不睡觉而等
候着。到了晚上，像往常
一样，巨龙从木柱里面出
来 ，要 刺 死 公 主 身 边 的
人。但是这一次他刺中的
不 是 人 ，而 是 一 块 大 木
头。他的牙插入木头里，
不能马上把头抬起来。此
时此刻，貌宝斋飞速跑进
来，用锋利的随身刀朝巨
龙砍下去，巨龙头身分离
而死亡。

就 此 ，国 王 女 儿 不 再
像以前那样跟夫君生死分
离，而是跟貌宝斋生活了
一辈子。人们就把貌宝斋
称之为降龙王子。从那时
起，就有了“不贪睡，会长
寿”这句成语。

( 译 自 抹 谷 市 出 生 的
緬甸作家貌吞巫 著《宝石
矿区的民间故事》

张新民译

王子瑜情感黑洞情感黑洞


